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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骗你先上了船，等你上了船，发现其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已经交了投名状，再退回去也已经没有路了。

· 接上期 ·

葛亮在《出师表》中说①，大意是这个样子的：在刘备死以后，我们在四川的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年刘备从荆州带进四川的那些人，比如说凉州的将领某某某，荆州的某某某，还有青州的某某某，这些都是我们刘先主在全国各地活动以后纠集全国精锐才找到的人才，现在他们死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得不趁着他们还没有死完以前发动北伐，要不然很快就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那种结局了。诸葛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瞧不上巴蜀本地人，他觉得巴蜀本地的人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具有全国性视野的第一流人才都是他从洛阳、从荆州那些比较靠近秩序中心带来的那些见过世面的能干的人，本地的人补充不上，尽管四川也不缺乏人口，但是本地的土鳖论能力来说是取代不了他们的。这就好像关羽死了以后你不能用廖化来取代关羽一样，两个人不是同一层级的人。所以他要求趁这些人还没有老没有死以前赶紧发动北伐打回中原去，再不打回中原去，等这些人死光了以后，只靠巴蜀本地的人就不行了。

1、《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rrrrr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理解，季诺维也夫系统和斯大林系统有什么差别。按照第一代，列宁那些战友，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数量是不能代替质量的，他们往往用阶级斗争的术语说，我们这些列宁的老战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先锋队员；而斯大林这批人呢，是小资产阶级庸人。但是你要透过马克思主义语言去看实质呢，实际上他说的就是，我们这批人是走江湖见过世面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照列宁本人的说法，老布尔什维克就像金矿一样宝贵，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那比有一百个其他人都还要重要得多。而斯大林搞一些只会干活的、从俄国内地来的、农民出身的那些土鳖，你再怎么训练也训练不出这样的阅历和见识来，他们顶多就是一批能干活的人而已。所以从老布尔什维克角度来看，斯大林这样的人不用不行，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我们的主要基地，但他们并不太爱惜俄罗斯，他们最终还是梦寐以求地要把革命带到更先进、灯光更加明亮的舞台上去，去寻找他自己的、能够说得上话的伴侣。

▌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精英的巅峰时代

rrrrr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你要是在纽约或者巴黎混得惯了以后，哪一天让你到乡下去混两天，你会觉得寂寞得不得了，觉得这些人都是土鳖，连找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会昼夜不停地怀念巴黎那些沙龙，就算你在巴黎混不下去，但是那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你跟他很谈得来。然后跑到乡下去，那些农民除了自己今年种什么，明年赚多少钱以外，简直就说不出几句话来，不知道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左派作家、音乐评论家），也不知道《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代表作，1915年作者因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流行一时），总之是找不出一点可以活下去的理由。不行，我非得回巴黎不可。你理解了他这种感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死后，他们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急于发动世界革命的动机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在俄罗斯内地憋也要憋死的。但是斯大林本身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于他来说，他能够到莫斯科来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

rrrrr他养的那些干部，在沙皇时代和克伦斯基时代根本就是连离本村二十里路之外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他们来说，从农民当上干部，已经觉得这是三辈子烧高香的结果了，于是得意得不得了，可以好好作威作福当当土皇帝了，外国的事情，他已经想不到那么多了。其实，你要说是阶级差异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阶级差异，因为他们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势力。当然你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术语来说的话，那就是，你是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主要定义就是，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什么叫做庸俗？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只在乎这些眼前利益就叫庸俗。

rrrrr但是越来越少的精英经过这些打击以后，不管你庸俗不庸俗，即使你不庸俗，你的势力已经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你以后的舞台基本上丧失了；第二，活着回来的人很少。对于季诺维也夫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在二十年代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①集团和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他在最后的斗争中，基本上是只凭着列宁格勒的干部和斯大林控制的全国性的干部相斗争。其实这一点也是有阶级的差异的。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唯一的欧洲城市，季诺维也夫的基地在列宁格勒，那一点都不是偶然的。

1、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苏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列宁的助手之一。十月革命之后，被选举为苏维埃全国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担任苏联人民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列宁研究所所长职务。列宁去世后，他与托洛斯基、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一同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与季诺维也夫一起，联合斯大林、布哈林，将托洛茨基逐出党中央。后因斯大林权力的不断膨胀，与季诺维也夫一起，暗中联合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最终在1926年被打倒并逐出党中央。1934年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发动大清洗，加米涅夫遭到逮捕，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党联盟”重要成员，遭枪决。

rrrrr你想一下南宋的情况就明白了。为什么汴京（开封）失陷以后，北方人都集中到杭州来呢？因为杭州就是汴京的替代品。我们本来是北方人，但是金人把北方占了以后，我们在北方混不下去，我们自然而然地要跑到南方的首都来。杭州作为是汴京的代替品，北方来的各州各县的人都只有在这里才能觉得安心，只有在临安（杭州）才能够吃到跟汴京一模一样的羊肉卷，其他地方你只能吃鱼，鱼是南方人吃的，我们这些北方人实在是吃不惯。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听到熟悉的汴京口音，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见到皇帝，总之，只有在临安你才能够做得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为什么能错把杭州作汴州呢？因为北方人全都跑到杭州来了。

涅瓦河附近杜奇科夫桥

rrrrr列宁格勒是个什么地方？是俄罗斯的欧洲。等到革命者在真正的欧洲混不下去的时候，只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地方，他才能够混得比较舒适，他才能够感到他在欧洲。而在莫斯科的话，他的感觉就会像是普希金在敖德萨（位于黑海西北岸的港湾都市，亦是乌克兰重要的各种物资集散地及重要贸易港口）一样，我TMD怎么混到这个地步，混到一个亚洲人待的城市？不行！我一定要回圣彼得堡。像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26日，一部分受到西欧影响，试图改变专制制度的贵族军官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还未继位之际发动兵变，被镇压）那样，一旦跑到了乌克兰或者是跑到了俄罗斯东部的其他地方，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啊~涅瓦河畔啊涅瓦河畔啊，圣彼得堡郊外的白杨树林啊，离开这些我实在是寂寞得不得了啊，天天都要怀念圣彼得堡~

rrrrr但是斯大林呢，他有全国性的干部。可以说，在世界革命失败以后，季诺维也夫和他的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不是绝对没有，季诺维也夫如果有列宁那样的魄力和列宁一样好的运气的话，他也可以凭借少数，用突袭的方法干掉斯大林，然后扭转局势的。但是后来证明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机会和能力，到底谁是运气好，谁是能力强，这本来就是很难区别的。列宁搞十月革命是很冒险的举动，按照实力对比来说，万一稍微出一点意外的事情，说不定他就倒下了，而他党内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不支持他（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支持列宁起事计划的只有托洛茨基等极少数），他也很可能完蛋的。

rrrrr你要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那等于是这个样子的：首先，苏联早期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世界革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苏联本身的特点，而是整个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的共识①，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国际主义，列宁本人也是要世界革命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提出来的，而是苏联在欧洲革命不成功，在亚洲革命又不成功，最后走投无路，发现自己已经被关在俄罗斯这个监狱里面了，没有办法，只有自圆其说一下，才制造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来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诸葛亮说他以后要专门建设巴蜀一样，你想他会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种话？那肯定是北伐失败以后他才会这么说的。但是这种格局呢，就自然造成了内部的此消彼长，越是支持世界革命的人，你垮得越快。最积极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是托洛茨基，所以他第一个先垮；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所以他跟着就垮下来了。

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rrrrr季诺维也夫垮下来以后，苏联的权力结构变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治。这两个人在具体政策上虽然也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希望守着苏联的盘子，削弱对外扩张的力度。对外扩张是一个消耗巨大的事情。因为列宁时代比较短（1917年11月夺权，1922年11月第二次中风后不能理事），所以制造神话的人容易去找列宁时代，有很多人在后来苏联快要垮台的时候都说，啊，事情都坏在斯大林手里面，如果让列宁晚一点死的话，斯大林也许不至于猖獗到这个地步。其实恰好相反，斯大林比列宁要温和得多。列宁的榨取力度比斯大林要大得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列宁他是一个天下为家的人，俄罗斯对他来说是一个导火索，只要把火燃烧大了，导火索烧光了也没有关系的。列宁本人是犹太人，他手下的人净是些犹太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本身是不大珍惜俄罗斯的，他们对俄罗斯的掠夺才是真正残忍的。而斯大林反而比较好一点，斯大林虽然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也是掠夺得很厉害，但是他只有俄罗斯这一个盘子。

rrrrr你可以很公正地说，斯大林至少对俄罗斯的重工业建设——虽然他在技术水平上不能说很高——但是他对苏联内地的工业建设，是出了一把力气的。列宁是不肯出这个力气的。同样的资金和资源，列宁是宁可发给国外的颠覆分子去用的，因为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回到欧洲；你如果要让托洛茨基当权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些资源用到红军身上去，然后用这些红军去打张作霖或者打日本，去发动世界革命；如果这些钱落到季诺维也夫手里面，他肯定要把这些钱弄去支持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支持爪哇岛的革命运动，支持印度的提拉克（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1856－1920，印度国大党早期领袖之一。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革命运动，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革命运动，也把它花光。也只有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手里面，这些钱才会留在苏联国内搞建设。

歌颂斯大林与列宁经济建设功勋的海报

rrrrr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用几句话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希望把钱花到国外去，希望降低世界革命的烈度，都希望把钱用在苏联境内。但是斯大林希望把这些钱主要花到军事工业上面，使苏联在将来万一遭到外国入侵的时候能有抵抗能力；而布哈林呢，则希望主要把这些钱花到农村建设上面，尽可能地使占苏联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富裕起来。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还在的时候，可以说，钱花在农村还是花在城市，这一点不是重要的差别，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差别。把钱花在苏联国外还是苏联国内，这才是根本性的差别，是最大的路线斗争。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和布哈林能团结在一起。

rrrrr当然这个团结也有一定性格上的原因。因为斯大林这人搞理论是不行的，他的常识感可能比知识分子更多，但是要讲写文章、讲理论分析，他显然不如党内最主要的秀才布哈林。而布哈林呢，知识分子惯有的毛病是什么呢？是嫉妒心。知识分子像女人一样嫉妒，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地方，它容不得第二个知识分子，就像美女最讨厌的是身边有其他美女一样，知识分子需要有观众，他希望所有的观众都不断向他鼓掌，啊~你是多么聪明~同时还要不断地骂其他知识分子，他是sb，他也是sb，他他他也是sb，跟崔永元说周立波一样，我们文艺界的风纪很不好，我们天天都在骂别人，你们就比他们好得多，你们只是一星期骂一次。这是知识分子的惯例。所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人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是非知识分子，这些非知识分子可以老老实实给他当观众，不断地崇拜他，同时顺着他的意思去骂别的知识分子。

▌布哈林（左二），与李可夫，加里宁，乌格拉诺夫，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在列宁的陵墓

rrrrr斯大林能够满足布哈林在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内最缺乏知识分子性质、最笨的人就是斯大林。他这个人适合于当观众，谁也不觉得他有资格当演员。而布哈林则是党内的秀才，也就是说他是表演欲望最强的人，他最需要别人的掌声。而斯大林表现得很愿意给他掌声，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觉得，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要好得多。托洛茨基也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如果他跟布哈林混在一起的话，两个人必然是要争风吃醋的。但是斯大林这人没有或者很缺乏文学方面的虚荣心，他在乎实际上的权力，却不在乎有没有别人的掌声。所以他们两个人等于是有一种性格互补。布哈林爱虚荣但不爱实权，掌握实权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懒人，让他们掌握实权，干枯燥的日常工作，又没有掌声，又累又没有人夸奖，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坚持下去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很难掌握实权，他们要的是虚荣。而斯大林这个人恰好是不在乎虚荣而在乎实权的人，两个人在性格上是一拍即合的。更不用说在政策上，他们都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流派的人。所以北伐失败后的那几年，主要的事情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起来，整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①

1、1925-1927年的苏联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二人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遵循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猛烈抨击，而斯大林阵营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当斯大林操纵党的机关的时候，布哈林则从政治上加以表述并从理论上为之辩护。

rrrrr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性格差异对后来的事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托洛茨基是一个硬骨头，他怎么也不肯屈服，于是新的中央只好把他赶到国外去，因为当时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像后来那样大，所以还让他活着出去了。但是季诺维也夫就吓破胆了，其实他当时如果肯跑到国外去，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宁可卑躬屈膝地向全党认错。他这一认错，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这个认错的话，斯大林后来会不会搞大审判之类的演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给斯大林一个印象，哈哈~原来你们这些所谓的老近卫军其实是些软骨头，我把你们抓起来以后，你们肯定会配合表演，上法庭去给我表演一下，说你们是叛徒、内奸、间谍，我才是列宁同志的真正继承者。如果季诺维也夫当时硬一点的话，斯大林最后虽然仍然会攫取权力，但是他说不定会采取另一种办法，例如直截了当把你们杀光了事，就不见得想去表演了，就不会去搞莫斯科大审判①那种表演活动了。

1、斯大林安排了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是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是1937年1月，被审的是“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枪决；第三次是1938年3月，被审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都是公开进行，邀请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在法庭上，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自己的罪行，并且还主动揭发其他的同伙，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描述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且在最后陈述中歌颂斯大林。

rrrrr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斯大林与他们见面，说“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既然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他们信以为真，按照内务部侦讯人员的要求，背诵自己的“台词”，直到最后被送上刑场。被处决之前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审讯布哈林时，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自己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列宁。最初布哈林拒绝招供。叶若夫等人以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布哈林被迫就范，只得配合表演，也被枪决。

莫斯科大审判

rrrrr表演这件事情，即使你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归根结底你还是需要受害者做一定的配合的，你一定要让受害者在法庭上痛心疾首地表演，哎呀！我就是帝国主义间谍，我就是背叛了列宁同志，那必须受害者配合的。如果你真是硬骨头的话，我死了就死了，你杀我全家就杀我全家，这个表演还真的是搞不成的。能够搞得成，就算是有杀全家的威胁，也说明你其实就是一个软骨头。这一点，从侧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沙皇其实是非常仁慈的，像这样的软骨头，沙皇只要稍微狠狠地整一下，保证他最近二十年之内不敢再干了，但是沙皇确实是太仁慈了，所以没有怎么真正地整他们，所以他们才理直气壮地革命到底了。等斯大林给他来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暴露自己的本色了。

rrrrr但是对这些人的性格分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明了什么呢？十月革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列宁冒险成功了，不等于别人冒险都能成功。其实你真要讲忠于列宁的政策，那么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并不怎么忠于列宁政策的，因为他们的政策都显得太谨小慎微了，不肯冒险。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虽然也不是完全忠实于列宁的，但是他们在冒险性这方面比较接近于列宁。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掌舵人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话，那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两个人在十月革命当时是不可能采取冒险行动的。而就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家在1917年掌了权，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够产生。

rrrrr但是反过来，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性格的人在1928年仍然掌权的话，苏联估计就完蛋了，他们肯定会把苏联拖进破坏性的战争。要知道1928年的苏联，它还不是1940年的苏联。我们不能说，1940年的苏联有T-34坦克什么什么的，能够跟希特勒对拼，他在1928年就能对拼。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权以前的苏联跟斯大林掌权以后的苏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列宁的苏联、布哈林的苏联、斯大林掌权以前的苏联是一个农业国家，它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布琼尼（1883-1973，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在家乡组建了骑兵游击队并逐渐扩大，屡立战功，获得联共派驻察里津地区的最高领导斯大林的赏识，部队扩编为第一骑兵军，他作为军长，和军政委伏罗希洛夫等成为斯大林在红军中最信赖的将领。40年代以后退居二线））和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将领，在国内战争时期成为斯大林的嫡系，曾出任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7年）那些骑兵军，从中亚派来的战马，千军万马冲锋，这就是它最厉害的打法了。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内战，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战前那种战争。一战以后更现代化的战争，当时它还打不来。当时顶多是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毕业于亚历山大军官学校，1918年6月，受命筹建第一集团军，并在此后率军在俄国内战中立下战功。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时年仅42岁，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富才华的高级军事将领之一。斯大林称他“小拿破仑”。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这样的少数人有一点点想法，懂一点。但是有一点想法并不算数，重要的是要有资源。

▌1936年，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中，左一为赫鲁晓夫。右一为著名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图中多数委员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遭到处决。

rrrrr图哈切夫斯基要想搞军事现代化需要什么呢？当然是钱和工业，需要有大笔的军费，还要有一个重工业系统作为支持。谁能给他制造这种重工业基础呢？就是斯大林才能给他制造重工业基础。在斯大林以前，这个重工业基础不存在，那支能够打败希特勒的军队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种人掌权的话，苏联，不要说不一定打得过德国，甚至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你从它后来在外蒙古那些战绩就可以看出来了，它跟外蒙古那些很原始的蒙古骑兵打仗，吃亏吃得是很大的。这样的部队如果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话，确实是前途未卜的。你也可以说，苏联实际上是赶上了最好的运气：它在建国时期碰上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权力斗争中，又让斯大林给赢了。

rrrrr因为斯大林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得罪人太多是因为他掌权的时间长，掌权时间长，你必然要得罪人多，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愿意说他好话的人实在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真正公正地讲，从苏联本身的角度来讲，幸亏三十年代最后胜利的人是斯大林。斯大林这个人，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看，他仍然是非常残忍和激进的；但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当时苏联党内最保守和最谨慎的人了。这个保守和谨慎同时体现在国内外的。就是说，斯大林在北伐以后那几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他对远东的干涉都是很不积极的。如果他真的保持了越飞和加拉罕时代的那种锐气的话，那么李立三和瞿秋白（李立三、瞿秋白都贯彻落实十月革命那种趁政局不稳、在中心城市发动暴动夺权的方针，均以失败告终）就不会死得那么惨了。

瞿秋白负责主编的《红色中华》报

rrrrr李立三和瞿秋白他们那些人掌权的时候，远东局那些人都是期待苏联能够保持季诺维也夫时代的那种锐气，能够积极干涉的。但是斯大林给他们的钱不多，尤其是根本不肯进行军事上的策应。他实行的政策，你可以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竭力避免在远东跟日本和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又要支持中国内部的革命。这种做法等于是，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要是想让共产主义革命者能够革得起来，你就要给他积极支持，但是你积极支持了以后又必然要引起跟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冲突，而你又要避免这种冲突。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结果真正占上风的是后一种。

rrrrr实际上发生的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种状态，我嘴上坚持说我仍然是无比强硬地坚持立场，但是实际上我很软，我不能得罪那些有可能跟我打硬仗的人，就好像现在对南海一样，口头上说是我们决不让步，实际上却是非常软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就是这种做法，实际上软，口头上硬。这样做把中国共产党给害惨了，把远东局也给害惨了。因为远东局那些人，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仍然是苏联早期留下来的旧人，工作作风一下子改不过去；另一方面他们处在前线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间，你可以想象，任何人在前线，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向领导报告，赶紧多送些资源来，赶紧把革命推向前，因为那是他部门利益所在。斯大林一方面口头上鼓励他们要坚持革命的路线，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压缩他们的开支，跟蒋介石和日本人实际上搞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那么实际上牺牲的是谁呢？就是牺牲的他们这种人。

rrrrr他们这种人的实际地位，就很像是1974年在西沙群岛打仗的那些海军军官。他们听信了文革那些报刊的宣传，我们对帝国主义要怎么怎么样，反正是绝对不能害怕。所以真到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冲上去打了，而且还打赢了。但打赢的结果，他们在国内受到的待遇非常之差劲。因为领导人，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打，看到有人居然真的打起来了，他们不但不奖赏这些人，反而要惩罚你。

▌30年代远东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主要推手，1937年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王明随之与其划清界限，1938年米夫被处决

rrrrr三十年代瞿秋白、李立三这种人和他们在远东局的老板埃韦特（阿图尔?埃韦特，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政治代表，1932年9月来到中国）这些人，实际上遭到的就是这种命运。他们没有正确地体会领导的意思。斯大林掌权以后一直是，第一，我为了党内政治斗争的缘故，我绝不能让别人说我不积极革命，只有托洛茨基他们才积极革命，这是政治不正确的。在苏联党内，左才是政治正确，右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路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哪怕实际上实行保守政策，我在口头上也要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我这些积极的话，去挑出事情来，那你就自己去死吧，不要来找我了。三十年代中国革命遭受了这样和那样的挫折，从技术上讲，有很多人确实应该付技术上的责任，但你要说从根本上讲，谁应该来负责任？那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本人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把在前线负责革命的人放在一个必然要当牺牲品的位置上。除非他本人改变政策，否则这个基本格局是没法改变的。

rrrrr斯大林的做法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尽管讲理论讲不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实际上他的健全常识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要多。无论托洛茨基嘴上讲得多么清楚，他实际上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惹不起的，在苏联当时那种国力的情况下，惹不起还硬要去惹的话，牺牲的一定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苏联本身。所以苏联至少需要二十年缓冲期，至少要把国内的军事工业搞起来，搞到能够跟帝国主义决一雌雄的地步，然后我才能搞下一步。另一方面，他讲经济方面的理论他当然也讲不过布哈林，但他也知道布哈林是错的。按照布哈林那种循序渐进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农民富裕起来，把农村的经济搞活搞好，然后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在轻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说，哎~这是最好的、最循序渐进、最稳健的办法。

苏联宣传画：工厂的烟雾是苏俄的呼吸

rrrrr但是你有这样的时间么？等你先把农村搞好，然后再把轻工业搞好，等你发展到重工业，那就已经猴年马月了。如果苏联是一个在月球上的国家，你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苏联还在国际体系当中。按照你布哈林这种路线，可以预计，在未来二十年，苏联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仍然不会有很强的军工业，而德国和日本的军工业则在突飞猛进。那么二十年以后，苏联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就算我的政策会饿死几百万农民，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政策武装几百万先进的军队。到底是几百万先进军队重要还是几百万农民重要呢？当然是军队重要。有这些先进的军队，农民饿死了，以后历史学家怎么说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在我有生这二十年之内，我能够站得住脚了。你让农民先富起来，然后等敌人打进来以后，这些富裕的农民，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反正他们不能直接转化为战斗力的。那样的话，苏联灭亡了以后，我们岂不是全都要挂路灯么？这样的话你让农民富起来又有什么鸟用呢？农民的利益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等于党的利益。

1933年乌克兰哈尔科夫，饿死街头的农民

rrrrr但是这个理由他又不能写下来，他不可能说，亲爱的布尔什维克老同志们~你们要认清形势，现在的形势是，要么让农民去饿死，要么让我们去挂路灯，你们选择吧~你们愿意自己去挂路灯呢还是愿意让农民饿死。这样说出来的话太政治不正确了，他必须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振振有词的歪理来解释他真正要说的话。我刚才描述的才是他真正要说的话。他看穿了这一点，但是出于政治上正确的目的，他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他只能绕着弯说。但是绕着弯说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而且从党的利益上讲，他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他至少是延长了党的寿命，没有让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非常危险和脆弱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就垮台。

rrrrr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要牺牲的，包括当年跟着列宁革命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些一心梦想着世界革命、不到全世界各地去游来游去就不舒服的人。其中就包括了越飞。越飞之所以自杀，骨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他临死之前给托洛茨基写了封信，很清楚地表现了他对革命的绝望情绪。在他这种人眼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在革命前最痛恨的、认为革命以后可以一劳永逸避免的那种庸俗习气，最后又重新浮上来了。他一辈子跟小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现在却发现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已经掌了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①。

1、越飞自杀前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我的过去，有二十七年是在我们党的行列中度过的，我看来应有权利说：在我全部的自觉生命里，都是忠于这个信念的。……但现在，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放弃它、终结它。……好多年来，他们已没有给我政治工作或苏维埃工作。就是在这些工作的范围内和特点中，才容许我底才能发挥完尽。……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接受将你从它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虽然我绝对相信，一个危机始终会来临，迫使党把那些沾污它的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一项抗议，反对那些令党对这些耻辱作不出任何反应的人。”

rrrrr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必然的。能够充当革命英雄的那种浪人，在任何稳定的社会都只能是社会边缘人和极少数；能够充当社会栋梁和构成稳定社会支柱的那些人，必然是比较乏味，满脑子庸俗习气和小资产阶级习气的那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托洛茨基特别受知识分子欢迎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论分析确实是很正确。斯大林当权是一个庸俗势力的胜利，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类本身就是依靠庸俗势力维持的，如果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人类肯定早就灭亡了。

苏联大清洗期间，由群众举手表决是否处决政治犯

rrrrr斯大林那一套的问题呢，你按照市民社会的标准来看，他的问题不是他太庸俗，而是他还不够庸俗。他如果足够庸俗的话，那么苏联就直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就用不着等到戈尔巴乔夫了，他其实还是不够庸俗的。但是按照早期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庸俗得太多了。这个没有办法。你从列宁时代那种一点也不庸俗，发展到戈尔巴乔夫以后那种彻底的恢复庸俗，中间总得有一个过渡阶段。你可以从列宁过渡到托洛茨基，从托洛茨基过渡到季诺维也夫，从季诺维也夫过渡到斯大林，再从斯大林过渡到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内部庸俗性和市民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后增强到积重难返的时候，苏联就不存在了。

rrrrr这个退化的过程差不多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就像你可以合理地预测，无论是北魏的鲜卑人，还是金朝的女真人，还是清朝的满洲人，只要他们搬到中原来，变成中原王朝，他们早晚会一点一点退化，丧失他们的战斗力，变得跟汉地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进程。等到他们完全变得跟汉地的官僚没有区别的时候，他们的王朝也就走到末日了。其实苏联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苏联共产党员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情况下，苏联才能存在，但是特殊材料是不可避免地要退化为庸人的。斯大林代表着这个退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他并没有像是托洛茨基所夸张的那样，已经彻底变成庸人了，但他确实代表了列宁时代通向庸俗化的一个中间状态。

rrrrr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为什么显得那么混乱，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的母体，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处在一个极其混乱的状态。而且现实政治跟理论政治不一样：理论上的事情、嘴上的事情只是说说，说了也可以不算的；现实政治的事情则是必须做出来才算的。为了在不同时期争取不同的政治正确，你必须绕着弯子说话，把本来其实不符合列宁原意的那种热月政策（小资路线），说成是符合列宁原意的、完全符合革命立场的政策。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本来是一种修正主义的东西，说成是完全符合列宁和马克思原意的革命政策。因此就产生了很多需要大量投入辩证法的各种歪歪理论，这些歪理在那些没有政治经验以及不大了解苏联特殊政治环境的初学者眼里，看上去是异常痛苦。

rrrrr我想，任何人去看联共（布）党史，最初的印象，第一是头脑一片混沌，第二是极大的痛苦。等到最后看明白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又欣慰又痛苦又愤怒的感觉：欣慰是因为你总算看明白了；痛苦是，这些话原来说白了就是这种意思，岂有此理，你有话凭什么不直说呢，本来两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你弄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到底是骗自己还是骗别人。但是确确实实，它有一种后果，他可以骗你先上了船，然后等你上了船以后，发现其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已经交了投名状，再退回去也已经没有路了。有好多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莫名其妙上了船，最后发现自己后悔莫及。瞿秋白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按照他临死前写的那些话（《多余的话》），如果他在去俄国之前就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的话，他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去了。

